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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多条俏皮话，绘出一幅幅津门风情画

俏皮话浓缩天津浩如烟海的历史

讲述

口述 谷正义 采写 何玉新

天津人爱说俏皮话，天津的人文

历史、掌故传说、五行八作、生活百态，

均能从俏皮话中反映出来。近日，天

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谷正义编著的

《天津俏皮话大全》，收录了3400多条

有天津特色的俏皮话，是一部难得的

历史文化资料。细读这些俏皮话，好

似一幅幅奇妙的津门风情画浮现眼

前。谷正义今年73岁，从当知青插队

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俏皮话，坚持几

十年，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俏皮话生动活泼明晓哲理

展示出老百姓创造语言的智慧

我是土生土长的汉沽人。父亲20
岁到工厂学徒，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政
府机关工作；母亲在家门口的国营废
品回收站上班。我上小学时，放学就
去回收站等母亲一起回家。那地方最
多的一是废铜烂铁，二是旧报纸、旧书
刊。我坐在地上翻书看报，学到了很
多知识，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后来我
买书、看书、藏书、写书上了瘾，至今私
人藏书有2万余册。
1968年，我初中毕业，到汉沽小马

杓沽村插队落户。村支书得知我喜欢
读书写文章，让我负责村里的通讯报
道。我热情很高，接连写了几篇稿件，
满心欢喜地送到公社广播站，结果人
家一篇也没采用。村支书看出我心情

沮丧，对我说：“踢头三脚总得有个过
程，依我的笨眼光，你划拉的那些稿
子，写的是农村事儿，说的却不是咱农
民话，凉白开沏茶——没味儿。你得
从这上头想想办法。”我记得特别清
楚，这是我记下来的第一句俏皮话，时
间是1968年10月。此语如一剂良药，
让我开了窍。之前我写文章，没有甩
掉学生腔，喜爱堆砌形容词，矫揉造
作，干巴巴，空瘪瘪，不接地气，农民怎
么能爱听爱看呢？
此后，我跟农民们打成一片，处处

做有心人，从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捕捉
他们生动传神的语言，记在小本子上，
并随时练着怎样使用。我把那些闪光
的语言融入稿子里，写出来的稿子与
农民贴得近了，有了活气儿，有了嚼头
儿，有了泥土的芳香味儿。一篇又一
篇稿子被公社、区广播站采用，还有的
上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头条，或者
刊登在《天津日报》上。
天天跟农民打交道，我发现男女

老少都能说上几句俏皮话。特别是有
几个老农，肚子里好像装着一部“俏皮
话词典”，讲起来一串一串的，妙语连
珠，有机敏的对话、诙谐的调侃、善意
的讥讽、辛辣的鞭挞。比如：一个人爱
敲铲子、甩闲话，就说他狗掀帘子——
全仗一张嘴；一个人不说空话，注重实
干，就说他碌碡砸磨盘——实打实；一
个人办事时遇到难题，办砸了，那就是
兔儿爷掏耳朵——崴泥了。农民们在
这些生动活泼的俏皮话中品味生活，

明晓哲理，展示了创造语言的智慧。
知青干农活觉得太累，难免耷拉

脑袋、嘬牙花子、发牢骚、说怪话。有
一次被老农田大叔听见了，就跟我们
说：“这人呀，哭也一天，笑也一天，太
阳照样转，日子还得过，我送你们一句
俏皮话，闭着眼睛坐二等——到哪站
算哪站吧！”“二等”为何物？恐怕现在
的年轻人全然不知，其实就是自行车
后架，意思可能是略低于一等座，或者
从天津人喜欢拿自己砸挂的幽默性格
来看，可能是说坐这种车的自己是“二
等公民”？
我白天参加劳动，留心搜集素材，

晚上挑灯撰稿，稿件频频发表，逐渐有
了点儿名气，受到有关领导的关注。
1972年，我被选调进入区级机关，从事
文秘工作，改变了人生命运。我也曾
痴迷于诗歌，1993年在百花文艺出版
社出版了诗集《盐诗咸韵》，收录的全
是我写盐的诗。蒋子龙先生为我的诗
集作序：“他厚积薄发，写一首是一首，
每一首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都像盐
一样有个沉淀、结晶的过程，因此才有
分量，言近意远，别有一格。”

俏皮话蕴含历史信息

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天津人运用比喻、夸张、双关、谐
音等修辞手法，创造了大量带有民俗
色彩的俏皮话，记录了昔日的市井生
活。比如与过年有关的俏皮话：灶王

爷吃糖瓜——稳拿，说的是腊月二十
三这一天糖瓜祭灶的风俗；大年三十
儿的福字——倒贴，本意是取过年时
“福到了”的彩头，实际是自嘲赔本儿；
还有一句，三十儿晚上吃饺子——没
外人，这一天没有串门儿的。
俏皮话不仅能表达思想感情，还

蕴含着历史信息，一条有一条的来历，
一句有一句的含义，浓缩了天津这座
城市浩如烟海的历史。我常有这样的
感觉：随手拿出一句俏皮话，都可能抖
落出一段尘封往事。比如，天津是全
国最早出现轨道交通的城市。1906
年，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通
了环城有轨电车，俗称“白牌电车”。
后来又相继开通了红牌、蓝牌、黄牌、
绿牌等电车。白牌电车的路线是绕着
天津旧城东南西北四条马路环行，其
他牌的电车穿行于租界，故此出现了
一句俏皮话：白牌电车进租界——岔
道儿了。另外还有“两个没辙”，电车
出轨——没辙、电车进胡同——没
辙。从俏皮话中了解过去的天津，我
感觉比从历史文献中看到的更生动，
因为词汇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到大神

堂村蹲点调研，小住了几日。所接触
的渔民多豪爽、热情、嗓门大、能说会
道，言谈话语间的俏皮话格外逗人发

笑。一日晚餐，村干部和他的几个朋
友用烈酒和顶盖黄的海蟹款待我。我
乘着酒兴建议：“咱们边吃边喝边说，
行不行？谁能说出一句关于螃蟹的俏
皮话，谁就有权指定他人喝一杯酒。”
众人纷纷响应，好像炸开了锅，你一
言，我一语，脱口而出：属螃蟹的——
横行霸道、翻了篓的螃蟹——到处横
行、螃蟹吃豆腐——吃得不多抓得挺
乱、钻进网的螃蟹——手忙脚乱、戏台
上卖螃蟹——买卖不大架子不小、螃
蟹夹豌豆——滚的滚爬的爬……酒
浓，蟹香，语丰，引起一阵阵笑声。由
此我想到，俏皮话本是一种民间语言，
它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绝大多数渔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海边，
他们熟悉并常用的俏皮话自然带有渔
村特色，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海味儿。
我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可能

是受我的影响，也喜欢上了俏皮话。
一个周日的早晨，我跟爱人因小事拌
了几句嘴，到晚上吃饭时，还是谁也不
理谁。女儿说了一句话：“爸爸，妈妈，
我看你们是唱戏的吹胡子——假生
气，都别装模作样啦！”说得我们俩都
笑起来，烦恼烟消云散。

俏皮话散落在天津的街头巷尾

提炼于天津味儿的文艺作品中

我从1968年开始搜集俏皮话，共
辑录3万余条，又从搜集、整理到求证、
研究，日积月累，收获颇丰。2000年，
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0万字的
专著《歇后语趣谈》，之后我想到了编
著一部《天津俏皮话大全》。
我的想法很简单：一是出于爱好，

五十余年的心血不能白费，总得留下
一部有点儿分量的书；二是近年来很
多天津民俗文化学者对天津俏皮话的
研究逐渐引起重视，但多以报刊文章
或小册子形式呈现，俏皮话应该出一
本大书；另外，随着时代发展，许多俏

皮话被淘汰、消失，我希望能加以打
捞、保护，尽我之力全面辑录，准确诠
释，使之入典，记录在案，流传后世。
《天津俏皮话大全》这本书还辑录

了很多天津作家作品里的俏皮话。可
以这样说，运用俏皮话，是天津作家的
共性。比如民国时期的刘云若、李然
犀，当代的梁斌、鲍昌、冯骥才、蒋子
龙、林希、肖克凡、王松、天下霸唱等作
家，他们作品中的俏皮话精彩纷呈，形
成了独特的地方语言风格。
前些年，我在网上看到天下霸唱

的小说《鬼吹灯》风靡一时，不知作者
是何许人，买回来细读，发现小说虽不
是以天津为背景，但天津味儿的俏皮
话随处可见，比如：要饭的起大早——
穷忙活、屎壳郎上马路——愣充美国
小吉普……后来我才知道，天下霸唱
是地道的天津娃，谜底揭晓，我惊喜不
已，此后他的小说井喷式爆发，《天坑
宝藏》《大耍儿》《崔老道捉妖》《窦占龙
憋宝》……一部接着一部，我一本不落
地买来收藏，也为《天津俏皮话大全》
提供了大量书证例句。
我感觉，天下霸唱在深入生活上

下过笨功夫、大功夫，对天津风土人
情、生活百态了如指掌，他肯定也搜集
了海量的天津原汁原味的俏皮话，需
要时信手拈来，创造性地运用，多而不
滥，戏而不谑，野性而不鄙俗，通俗中
见神奇，直白里含深邃，文学语言特色
鲜明，在天津乃至全国卓尔不群，独树
一帜，我觉得是天津丰富的民间语言、
民间文化孕育了这样一位作家。
天津人的幽默感与生俱来，骨子

里就有诙谐的细胞，所以现在网上流
行一句话：“天津人都会说相声。”俏皮
话又是相声不可或缺的语言材料，因
此在天津才会有扎实的群众基础。生
活离不开俏皮话，与人沟通时，运用俏
皮话，可以活跃气氛、化解尴尬，可以
给自己带来自信，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这不正是俏皮话的魅力和价值吗？

赵秀君 完美传递京剧的文化精髓
本报记者 张洁

回首梨园路

难忘师徒缘

赵秀君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热爱文艺，每当有优秀的戏曲、电
影、交响乐、芭蕾舞演出，都会带着赵秀
君和她的弟弟一同去观看。赵秀君学过
芭蕾舞，11岁那年，父亲得知天津戏校
招生，建议女儿去试试看。那一年有上
千人参加选拔，经过业务和文化课等考
试，有70多人被录取，其中仅有6名女
生，赵秀君是其中之一。
进入戏校后，赵秀君凭借芭蕾舞功

底和良好的形象气质，被选为青衣行
当。戏曲唱腔非常繁杂，学起来很吃力，
摸不着门。直到有一天回家，听到父亲
用录音机放张君秋先生的《苏三起解》，
一瞬间，她对这个声音有了特殊的感觉，
“想唱得和磁带里的声音一样好。”从此，
她好像开了窍，有了学戏的欲望，在戏校
七年，她每天早起苦练各种行当，向李近
秋、张学华、蔡英莲等老师学艺。她回忆
说：“功夫是自己一点一滴苦练出来的，
但如果没有好老师教，练也白练，我深深
地感激我的老师们。”
1990年，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演

出在即，天津市有关领导和戏校的老师
一起带赵秀君去拜访张君秋先生，因为
想参加这次演出，必须得到张先生的认
可。“那天很冷，寒风凛冽，当着张君秋先
生的面，我唱了一段《秦香莲》。唱完，张
先生脸上露出笑容，他说，行啊，回津排
戏去吧！”这是赵秀君第一次在张君秋先
生面前露脸，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得到
了大师的认可。
“正式演出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我成

功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广泛好评。”这是
赵秀君年轻时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1991年，赵秀君调入天津市青年京

剧团。1993年，纪念张君秋艺术生活60
年活动在北京举办，张君秋先生特邀赵
秀君来演出。那天赵秀君一曲唱罢，台
下掌声雷动。观众要求她再唱一段，但
年轻的赵秀君有些胆怯，匆匆下台。在
后台，张君秋先生指点她，以后遇到这种
情况，一定要给观众再唱一段，即使不
唱，也要鞠躬致谢。
次日的宴请中，有人提议请张君秋

先生收赵秀君为徒。在梨园界，拜师是
非常严肃的事，然而，面对这个临时提
议，张君秋先生竟欣然接受。赵秀君回
忆：“当时连鲜花都没准备，我激动不已，
拿起桌上的盆花献给了张君秋先生。张
先生也拿起桌上的菜单，在上面写下‘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回赠我。”
就这样，在一次非正式的拜师宴上，

赵秀君成为张君秋先生的正式弟子，也

是关门弟子。从此以后，“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成了赵秀君的座右铭。“老师要
求我踏实做人、淡泊名利。他说，作为演
员，如果过于追求名利，将无法看到前
途。正是因为老师的教诲，才有了日后
的我。”
张君秋先生给赵秀君说戏，最先说

的是《金山寺·断桥·雷峰塔》。这是张派
经典剧目，难度很高。早在民国时期，每
当戏班子收入不佳，张君秋先生就会演
出《金·断·雷》，一贴戏报子就上座儿。
这出戏难度很大，要是能把它唱好，就没
有唱不了的戏了。有一次，赵秀君和团
里商量排演《金·断·雷》，排练完成后，邀
请张君秋先生来观看。张先生花了一个
星期的时间，掰开揉碎地指导演出，并对
赵秀君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她
有志气。
回忆与恩师的相处时光，赵秀君说：

“每次去拜访老师，他总是严格地教导
我，要求我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老师教
我的一些技巧，都让我当面反复练习，直
到完全掌握。”
张君秋先生也非常关心赵秀君的生

活，得知赵秀君的父亲去世早，便给她看
自己家人的相册，讲自己小时候的事。
当年，张先生的母亲非常辛苦地抚养他
长大，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张先生加倍
努力地学艺。赵秀君说：“先生对我很疼
爱，对我的家里人也很关心，总是嘱咐我
要孝顺母亲，听母亲的话。”

担传承重任

推张派艺术

中国京剧“音配像”“像音像”是两项
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赵秀君共录制了
十九出“像音像”剧目，六出“音配像”剧
目。每次录制，她总是提前一个月准备，
复习师父说戏的录音，再与琴师对唱腔，
字斟句酌。她说：“京剧是角儿的艺术，
更是一门综合艺术，只有自身各项技能
全面发展，才能够完美地将京剧艺术最
美的文化精髓表现到位、传递准确。”
作为张君秋先生的关门弟子，赵秀

君始终以张君秋大师的艺术为范本，既
追求形似，更追求神似，小到一个眼神、
一个垫步，大到一段唱腔、一套动作，她
都力求做到极致。她说：“先生的声音堪
称完美，赞美之词无法形容他的才华，作
为一名女学生，我也面临一些困境，因为
男性和女性在肌肉力量、声带结构等方
面存在差异，如何运用女性的声音特点
展现张派艺术的风格，需要深思熟虑，不
断练习。”
赵秀君继承了张君秋先生对待艺术

的严谨和精益求精。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她坚持每天练功、吊嗓，每场演

出前都要经过说排、坐唱、响排等多番排
练，确保熟练度和技巧，以保证演出万无
一失。比如，为了演好《金·断·雷》，每次
演出前她都要和演员们泡在练功房，跑
圆场、拉云手，互相配合增加默契。一遍
遍练下来，经常被道具“砍”得满是伤痕，
虎口磨出血泡。新编京剧《安国夫人》也
是唱做繁重，她坚持练把子功，一练就是
几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
张君秋先生对于塑造人物的要求非

常高。他不仅追求嗓音的宽、厚、亮，更
重要的是他能够深入理解人物，通过声
音将人物形象塑造得细腻多变。赵秀君
说：“张君秋先生最喜欢看的是万花筒般
多样的东西，因此，他的艺术风格始终保
持着新鲜感，能够触动人心，激发他人对
艺术的向往。他的艺术不仅仅是技巧的
展示，更是情感的传递。他的声音能够
让人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让人产生
共鸣。”
张君秋先生去世后，赵秀君拜杜近

芳先生为师。第一次见面，赵秀君记忆
犹新：“1997年春节前我演出《西厢记》，
杜老师坐在张老师身旁，张老师把我叫
过去说，这是我最小的徒弟，多多帮助
她。杜老师和张老师关系很好，小时候
一起学过戏，后来杜老师排演《红色娘子
军》，请张老师帮忙为这部戏设计唱腔，
为这部戏把关。”杜近芳先生对赵秀君非
常器重，她曾说自己“是在给别人的大衣
上缝钻石”，对赵秀君也是如此，在表演
上，帮她设计了很多理念。
那些年，赵秀君还得到了迟金声、叶

少兰、苏德贵等多位前辈的教导和帮助，
她总结出了经验：“如果没有好的老师，
学生只会知道点滴而不知道全面的话，
上台表现也会很片面。光有名师还不
够，还需要遇到明白的老师。如何继承
传统文化，师徒关系也非常重要。”
如何将张派艺术发扬光大，培养更

多张派的青年人才？赵秀君觉得这是自

己的责任，也是自己的使命。2022年，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赵秀君与戏剧理
论家刘连群多方奔走，促成了第一期张
派名剧《西厢记》（改编本）传习班。全国
十余家院团的几十名青年演员和演奏员
参与学习。赵秀君说：“张派艺术需要保
持其独特性和纯粹性，不能被过度扩大
或改变，否则可能会失去原有的魅力，要
做到‘好听’，保持张派艺术的优美和感
染力。”
目前，北京、上海、武汉等院团已经完

成了《西厢记》的排练演出，赵秀君到排
练现场把关，确保高水平传承，演出反响
强烈。她说：“学生来学戏，我们再到每
个地方去落地。有时候这个戏不落地就
不容易留住。我们团的主演、主奏对学
生进行一对一辅导，比如说老师的气口、
动作和情感的衔接等，都要细致地教给
学生，使学生受益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
得到传承。”这种形式得到了湖北京剧院
名誉院长朱世慧先生的肯定，他说：“这
种传授的形式，拿出来的戏必是精品。”

展舞台魅力

与观众同频

赵秀君一直遵循梅兰芳先生“移步
不换形”的京剧改革理念，坚持京剧艺术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她在舞台
上不断实践，在新剧目、新角色、新唱腔
上大胆尝试。2020年，天津市青年京剧
团创排新剧目《珠帘秀》，讲述艺人珠帘
秀与关汉卿编演《窦娥冤》背后的故事。
剧中大胆尝试“戏中戏”，对演员的表演
功底要求很高。这出戏在2020年年初
首演，2021年参加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
节展演，2023年经过加工提高再次与观
众见面。赵秀君说：“剧中的表演充分诠
释了张派艺术的特点，旋律丰富，唱腔多
样，既有传统味道，又具独特风格，将张
派唱腔音色柔、吐字清、韵味浓的特点准

确地表达了出来。以人物的感情需求为
出发点，使唱腔更符合角色的性格和情
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珠帘秀》一
剧仍在不断地打磨加工，力求成为一部
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剧目。

多年来，赵秀君与天津市青年京
剧团的演职人员一起，以京剧歌颂
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英
雄。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她参演了反映码头工人精
神的现代京剧《正气歌》；2019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他们排演了新创剧目《安国夫
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们编创京
歌《忆秦娥·战疫情》，“以艺战疫”，鼓
舞人心；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
他们创作了《跟党迈进新辉煌》等四首京
歌，唱响时代声音。
回顾赵秀君的演艺生涯，她的演出

场次超过了千场。上世纪90年代，天津
市青年京剧团赴日本访问交流演出，由
于行程紧凑，赵秀君连演23场。她还在
拉美地区演出了30余场，在新西兰演出
若干场，赢得了世界各地观众的掌声与
喝彩。在国外演出时，他们始终不忘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到访美国、西班
牙两国的孔子学院。赵秀君说：“前不
久，西班牙孔子学院组织与中国相关的
展览，联系我们，我们找出一些不常用的
刀枪把子、行头寄过去。我觉得这种交
流对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好的
推广。”
2023年年底，赵秀君被文化和旅游

部授予“新时代中国戏剧（旦行）领军人
才”荣誉。她说：“能得到这个荣誉，说明
我努力的方向是对的。艺术总是在不断
发展，如何能达到更高的境界？越是接
近巅峰，困难就越大，在思维和实践上不
能出一点儿差错，一旦出错，就可能迷失
方向。如果艺术只是技巧的炫耀，那么
它就不完整。艺术应该能在现场给人带
来快乐，让观众为之鼓掌。真正高层次
的艺术，应让人感到舒适、好听、好看。
这也是我多年来努力追求的目标。实现
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实践
和领悟。”
京剧艺术看似在台上行云流水、挥

洒自如，实则非常艰苦且需要用心。“学
艺初期，要用体能去投入，逐渐转向用心
力和脑力，达到艺术的高标准。艺术的
大道看似无形，但其中蕴含着深奥的道
理，要耐心地去发现其中的规律。”赵秀
君认为，全世界的文化和文艺审美都是
相通的，善恶美丑都体现在其中，“观众
通过演员的表演，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演员通过为观众表演，也能不断地提升
自己的水平，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岁末年初，天津市青年

京剧团好戏连台，既演出了

全团通力合作的《赵氏孤

儿》，也奉献了名家领衔的骨

子老戏《红鬃烈马》。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天津市青年

京剧团团长、张派青衣演员

赵秀君表示：“新的一年我们

将推出更多的好戏，以回馈

观众厚爱。”近日，赵秀君接

受了记者的专访，谈起她自

己40余年的京剧情缘。

赵秀君，工青衣，艺宗张

（君秋）派。先向李近秋、张

学华、蔡英莲等老师学艺，

1993年拜京剧大师张君秋

为师，得其亲授。赵秀君嗓

音宽亮、音质优美，能掌握张

派行腔委婉细腻的技巧，扮

相端庄，台风高雅。2002

年，她又拜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杜近芳为师。经过多年

舞台实践，擅演《秦香莲》《韩

玉娘》《楚宫恨》《四郎探母》

《状元媒》《望江亭》《刘兰芝》

《西厢记》《金山寺·断桥·雷

峰塔》《游园》《贵妃醉酒》《霸

王别姬》《宇宙锋》《安国夫

人》《珠帘秀》等几十出张派

剧目。

赵秀君可谓年少成名。

她20岁代表天津京剧界参

加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演

出，23岁成为京剧大师张君

秋先生的入室弟子，26岁入

选首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

员研究生班，29岁便已荣获

第十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她在京剧艺术上追求卓越，

在生活中平和稳重，始终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品

质。担任天津市青年京剧团

团长以来，她在忙于院团管

理工作的同时，注重提高自

身业务能力，每天奔波于办

公室和排练场，从不错过任

何一场排练。她将自己的荣

誉归功于集体的努力，为年

轻人树立榜样，熟悉她的戏

迷都说：“赵秀君在成为团长

以后，业务水平反而有所提

升，相信一定是她私下里愈

发努力、愈发下功夫。”

赵秀君
天津市人，1987年毕

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后深
造于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
班。1993年拜张君秋为师。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现任天津市青年京剧团

团长。

舞台上的赵秀君


